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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门罗主义”发端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持续发展演进至今，

它并非对传统门罗主义的简单复刻抑或局部更新，而是特朗普所代表的美

国右翼民粹主义对后者进行的理论改造。“新门罗主义”视中国为主要竞

争对手，聚焦非法移民、芬太尼贩运、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借助泛安全化叙事及关税、移民、贸易与安全等多种政策工具，强化对西

半球关键资源、关键通道、关键设施的管控，试图将西半球打造成为服务“让

美国再次伟大”终极目标、策应大国竞争的战略后方与安全屏障。“新门

罗主义”的产生不仅源于长期根植美国右翼民粹认知的“半球思维”，更

是大变局下美国为应对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推进全面对华遏制战略所

作出的抉择。尽管“新门罗主义”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制约，但其核

心主张仍可能在中长期内持续影响美国的西半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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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23 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

最核心、最根本的外交原则之一，其所主张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信

条逐步蜕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被历届美国政府奉为圭臬，成为它

们制定西半球政策和秩序的根本遵循和核心逻辑，为美国管控拉美进而构

建美洲区域霸权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拉美逐步沦为美

国的“战略后院”“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地”和“文化殖民地”[1]，门罗

主义自身也随着美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动、国家实力消长、全球战略调整而

演进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政策形态。随着苏联解体，挑战美国在西

半球领导地位的“域外力量”不复存在，门罗主义的时代价值锐减。特别

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对拉美趋于忽视，门罗主义

被进一步束之高阁。2013 年 11 月，时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OAS）演讲时高调宣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

结”，试图为已有 190 年历史的门罗主义画上句号。[2] 然而，这一论断在随

后一个时期国际地区形势的剧变中迅速失去现实根基。

随着美国国内右翼民粹势力崛起、对华战略竞争发端，以及拉美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倒灌”，门罗主义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度被摆上台面。

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对特朗普的拉美政策大面积“拨乱反正”，但仍在相

当程度上沿袭了特朗普排挤“域外势力”的倾向，采取更具隐蔽性、迷惑

性和破坏性的手段限制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特朗普再任以来，门罗

主义被进一步强化与延展。2025 年 1 月 8 日，获特朗普提名拟出任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正式提出“门罗主义 2.0”，

标志着这一政策理念的系统性回归与升级。[3] 该理念不仅延续了传统门罗

[1] 章婕妤：《美洲峰会响彻“新门罗主义”丧钟》，载《解放军报》2022 年 6 月 16 日，

第 4 版。

[2]“Remarks on U.S. Polic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November 18,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1/217680.htm.

[3] Tim Hains,“Trump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ike Waltz on Greenland, Panama 

Canal:‘Call It Monroe Doctrine 2.0’,”Real Clear Politics, January 9, 2025, https://www.

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25/01/09/trump_national_security_advisor_mike_waltz_on_

greenland_panama_canal_call_it_monroe_doctrine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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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对“外部势力”的排他性主张，更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西半球的主要战

略竞争对手，从而为美国一系列强势行动提供理论依据——特朗普二度执

政以来，对内加强美墨边境管控、强力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考虑将北方

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合并成美洲司令部 ；对外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

国湾”，还持续威胁吞并加拿大、向丹麦强买格陵兰岛、索取巴拿马运河、

陈兵加勒比海并打击所谓“运毒船”、竭力限制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等等。

这些举措被国内外学术界和战略界冠以“升级版门罗主义”“现代门罗主义”

或“21 世纪门罗主义”等标签，但将其称为“新门罗主义”的最多。[1]

从时间跨度看，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竭力复兴门罗主义，那么拜

登时期则是新、旧门罗主义的“过渡交替期”，无论其政策取向还是议程

侧重均显露“新门罗主义”萌芽的苗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新门

罗主义”已经强势破土而出，进入全面实践阶段。不过，尽管“新门罗

主义”的提法已被广泛使用，但无论是作为学术概念还是政策术语，其

核心意涵与理论定位仍存在诸多有待厘清的关键问题 ：其“新”在哪里，

因何产生？该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收缩和战略重心

转移？本文基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新实践，尝试厘清“新门罗主义”

的政策内涵和生成逻辑，并对其未来发展演进作出初步研判。

一、“新门罗主义”的政策内涵

相较于 200 多年前的门罗主义，“新门罗主义”并非仅仅体现为内涵层

面的与时俱进 ：在新的时空背景与地缘环境下，面对截然不同的战略竞争

对手，“新门罗主义”已经超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势力范围范畴，

发生了逻辑和目标上的质变。概而言之，它将西半球视为实现“让美国再次

[1] 参见宋均营、周志伟、思特格奇、张一飞、谢文泽：《“新门罗主义”与中美拉关系》，

载《拉丁美洲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36—58 页；张新平：《“新门罗主义”的虚伪外

衣和霸权实质》，载《光明日报》2024 年 11 月 1 日，第 11 版；章永乐：《“新门罗主义”

的历史渊源与政治实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10 期，第 61—76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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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MAGA）的战略依托，重新定位其在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次序，

致力于打造一个美国国土安全至上、经济利益优先、服务大国博弈的地缘空

间。这种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姿态的目标明确——就是美国现任国务卿

鲁比奥（Marco Rubio）所说的“美洲优先”（Americas First）。[1]

（一）主张领土扩张“权利”，构筑“美国堡垒”

领土扩张倾向是“新门罗主义”最突出的政策内涵之一。特朗普崇

尚大陆扩张时期美国开疆拓土的所谓“边疆精神”（Frontier Spirit）。他

在 2020 年度国情咨文中称，“要牢记美国始终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 

Nation）” [2] ； 他在 2025 年就职演说中进一步表示，“边疆精神铭刻在我们

心中，下一场伟大冒险的召唤在灵魂深处回荡”，“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不

断发展的国家（Growing Nation）——一个增加我们的财富、扩大我们的

领土、建设我们的城市、提升我们的期望并将我们的旗帜带到新的美丽地

平线的国家”。[3] 特朗普也毫不掩饰其对美国第 25 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推崇，后者在美西战争中推动大陆扩张，实现了美国领土的显

著增长。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公开赞誉麦金莱为“伟大的总统”，

并明确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目标，正是对标麦金莱所处时代——“镀

金时代”（The Gilded Age）所象征的经济繁荣与国力上升期。[4] 而这一“边

疆精神”源于所谓“边疆学说”，认为获取新领土不仅是上帝赋予美国的“天

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又称美国“天命论”），更是塑造美国民主和繁

[1] Marco Rubio,“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n-americas-first-foreign-policy-secretary-of-state-

rubio-writes-western-hemisphere-too-long-neglected-a81707b0.

[2]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February 4,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

president-trump-state-union-address-3/.

[3] The White House,“The 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 2025, https://www.

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4] Daniel Immerwahr,“Why Donald Trump Is Obsessed With a President from the Gilded 

Age,”The New Yorker,  June 16, 2025,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5/06/23/

why-donald-trump-is-obsessed-with-william-mck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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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逻辑下，持续扩张被视为维系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 ：

一旦扩张停滞，优质土地的枯竭将可能引发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正如美

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主张的，“扩大疆域、拓展领土范

围，就能有效化解政治极端主义，避免阶级战争”。因此，特朗普宣扬所谓“下

一场伟大冒险”，并给美国民众描绘一幅其治下的美国“一直在发展、永远

在扩张”的愿景，不仅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宏大口号的具象化实践，更

旨在强化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威，瓦解地方势力尤其是民主党主导的各州

对联邦决策的掣肘。这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观

点高度相似，他在 1805 年力主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曾表示，“我们的联邦越大，

就越不易受到地方情绪的左右”。

总结特朗普及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所鼓吹的这股新扩张思潮，大致可归

纳为三大主张 ：一是赋予“西半球防御”计划 [1] 以新内涵，强调美国所在

的西半球动荡不安，尤其周边环境危险，南部边境、重要资源、产供链及

海上贸易等均面临极大安全风险 ；认为应转变长期以来依靠执法部门在境

内打击毒品贩运、跨境犯罪的徒劳做法，将贩毒集团、跨境有组织犯罪团

伙等上升至恐怖组织层面，通过前置投放军力开展“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以“境外清源”方式一劳永逸铲除周边威胁，进而构筑一个从北极延伸至

加勒比海的“美国堡垒”（Fortress America）[2]，在实现对周边地缘与经济

环境绝对控制的同时，为投身大国竞争争取时间和空间。

二是复兴“天定命运”论调，宣称美国国土安全和利益的边界不止于

[1]“西半球防御”是美国二战时期制定的、以本土和西半球为重点的军事防御计

划，罗斯福政府据此将加拿大纳入北美防务体系，实际占领并管治格陵兰岛，防范纳粹

德国染指西半球。参见 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 The Framework of Hemisphere 

Defense,”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Reprinted in 1989, https://history.army.mil/portals/143/

Images/Publications/catalog/4-1.pdf；[ 美 ] 尼古拉斯 • 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5—85 页等。

[2]“美国堡垒”（也有“北美堡垒”“美洲堡垒”等类似表述），指通过拉拢周边相

关国家组成“小圈子”，对齐安全、关税、移民、产业等政策，抵御域外对手的经济挑

战和安全威胁。参见 James Foley,“Back to 1940: Trump’s Return to‘Fortress America’,” 

The Hill, February 20, 2024,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4476089-back-to-

1940-trumps-return-to-fortress-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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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或北美，而应囊括整个西半球。该主张强调，美国不仅有责任维护本

国安全，更负有“保护”西半球整体利益的使命 ；为达成构建“美国堡垒”

的战略目标，美国“有权”扩张领土、支配资源、掌控贸易通道与关键基

础设施。在这一叙事下，对外扩张被塑造为一项“自然且崇高”的国家追

求。[1] 例如，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公开表示“丹麦应为整个自由世界

的安全放弃格陵兰”[2]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

更是扬言，“若丹麦无力防卫格陵兰，则该岛应成为阿拉斯加的一部分”。[3]

三是提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说，认为美国处于西半球安全与产业体

系的绝对核心，周边国家则处于该体系的外围或链条的下游，形成对美国

经济、安全与产业的深度结构性依赖。该理论认为，这种依赖所产生的“政

治引力”甚至超越地理邻近性，最终将自然导向政治一体化乃至领土合并。[4]

特朗普曾公开声称“加拿大失去美国将不复存在”，并据此主张将加拿大吞

并为美国第 51 个州。[5] 部分极右翼民粹分子甚至鼓吹，既然加拿大和墨西

哥如此依赖美国的产业支撑和安全庇护，与其容忍两国长期“寄生”和“吸

[1]《“把世界当作丛林”——起底美国“掠夺性外交”》，新华网，2025 年 6 月 2 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50602/9f8c8e153e484280952167ddbdfb3a1f/c.html。

[2] Mallory Wilson,“Trump Says Greenland Is Needed for‘Free World’,”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7, 2025,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5/jan/7/

trump-says-greenland-needed-free-world/.

[3] Sarah Fortinsky,“Former Trump Adviser: If Denmark Can’t Defend Greenland, Let US 

Buy It to‘Become Part of Alaska’,”The Hill, December 29, 2024, https://thehill.com/policy/

international/5059147-former-trump-adviser-robert-obrien-denmark-greenland-alaska/.

[4] 关于特朗普的地缘政治观，参见 Patricia Namakula,“The Unsettled World: Geopolitical 

Shift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Centre for Multilateral Affairs, March 21, 2025, 

https://thecfma.org/2025/03/21/the-unsettled-world-geopolitical-shifts-under-the-trump-

administration/；Ivo Ganchev,“Trump’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ic Repositioning in a 

Multipolar World,”Center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March 24, 2025, http://regionalintegration.org/

trumps-new-foreign-policy-strategic-repositioning-in-a-multipolar-world/; 史泽华：《“美国

优先 2.0”外交的思想基础、政策内涵及影响前瞻》，载《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2 期，第

23—47 页等。

[5] Mickey Djuric,“Trump Crashes the Home Stretch of Canada’s Election,”Politico,  April 

24,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4/24/trump-crashes-canada-election-0030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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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不如直接将其并入美国版图。[1]

（二）构建以“美国优先”为指向的美洲安全和经济体系

不同于传统门罗主义竭力以“为美洲好”的形象示人，“新门罗主义”

自始至终毫不掩饰其“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底色。虽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

竭力用“美洲优先”的叙事加以包装，声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外交议

程上首先体现为对美国周边的重视，但无法改变“美洲优先”的实质就是“美

国优先”。[2] 概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至上、经济利益优先，西半球

国家需要全面配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议程，在安全和经济政策上

向美国主动对齐。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单边主义与强制外交，乃至以透支

盟友与伙伴关系、动摇区域合作互信为代价。

一方面，视周边为“安全屏障”，胁迫周边国家主动为美国抵御威胁、

“消化”风险，构筑“美国堡垒”的“护城河”。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便将“让

美国再次安全”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议程之一，上任后全面抛

弃拜登政府以跨国合作与发展援助为核心的“源头治理”战略，转而将非

法移民、芬太尼贩运等跨境问题高度泛安全化，并提升至国家安全危机层

面。在此基础上，美国一边着力推进边境管控军事化、强化国内执法，一

边又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强行“摊派”边境管理责任，胁

迫有关国家配合接受移民遣返，力求形成内外联动、多措并举的安全治理

体系。其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推进边境治理军事化。特朗普在执政首日即

宣布美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部署美军和国民警卫队打击非法移民、毒品

走私、人口贩运等有组织跨境犯罪，并计划在美墨边境设立所谓“国防军

事区”，授权美军直接参与边境执法。二是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特朗普政

[1] Dominick Mastrangelo,“Joe Rogan: US Should Take Over Mexico After Canada,” 

The Hill,  January 9,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media/5076578-joe-rogan-us-

should-take-over-mexico-after-canada/.

[2] Marco Rubio,“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n-americas-first-foreign-policy-secretary-of-state-

rubio-writes-western-hemisphere-too-long-neglected-a81707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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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重启边境墙建设，恢复“移民保护协议”（MPP，俗称“留在墨西哥”政

策），并对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在内的 7 国公民实施入境限制。此外，还废

止了拜登政府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取消了此前依据该计划入境的约 50

万拉美 4 国移民的合法身份。三是发起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遣

返行动”。设定年遣返百万非法移民的目标，并在移民聚居的城市展开集中

执法。美国国土安全部 2025 年 8 月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执政 7 个月内，仅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已驱逐约 20 万非法移民，数量为过去十年之最 ；若计

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海岸警卫队等其他执法部门的遣返数据，并加上自

愿离境者，则总规模已接近 35 万人。[1] 四是以“长臂管辖”威慑境外风险

源头。特朗普政府从人员和资金两条线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将委内瑞拉

“阿拉瓜火车”、萨尔瓦多“MS—13”、墨西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等 8 个有组

织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对涉嫌为其洗钱的境外金融机构实施

制裁。同时，在南部边境调集大量美军、国民警卫队、联邦调查局及中央

情报局等执法、武装和情报等力量，摸排芬太尼制售运销链条和非法移民

偷渡网络，摆出随时越境武力“清源”的架势，对盘踞在美墨边境的有组

织犯罪团伙形成震慑。五是启动“监狱外包”计划。援引已沉寂 200 多年

的《外国敌人法》，以“实施、企图和威胁入侵美国领土及从事敌对行动”

为由，将缉获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遣送至萨尔瓦多监狱服刑。六是强化

对拉美国家的政策胁迫。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综合运用经济制裁、签证限制、

加征关税及军事威慑等手段，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摊派”边境管控责任，

并胁迫哥伦比亚、巴西等国配合接收遣返的非法移民。2025 年 8 月底开始 ,

特朗普更是打着“打击贩毒集团”的旗号，在南加勒比海部署自古巴导弹

危机以来最大规模军力，下令美军击沉多艘所谓“运毒船”，并不断威胁打

击委内瑞拉境内地面目标，对委左翼政府实施军事恫吓。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性诱导，推动地区国家在贸易、科

[1] Priscilla Alvarez,“ICE Has Deported Nearly 200K People since Trump Returned to 

Office, on Track for Highest Level in a Decade,”CNN, August 28, 2025, https://edition.cnn.

com/2025/08/28/politics/ice-deportations-immigrants-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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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产业链与规则标准上降低对外依存度，逐步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半球

通道网络与区域价值链。一是强化对战略通道与关键设施的控制，保障战略

资源供应的安全与效率。“新门罗主义”基于马汉的“海上实力论”，将西半

球视为能源、矿产与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供给腹地，主张在大国竞争与能

源转型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对海上交通线、战略性港口与物流枢纽等“战略

咽喉”（Strategic Chokepoint）的掌控，以提升西半球资源特别是关键矿产的

可及性与主导力。事实上，特朗普从第一任起就觊觎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

甚至不排除以武力夺取和军事占领，其意图不仅在于建立安全屏障、拓展战

略纵深，亦着眼于稀缺矿产等战略资源的夺取。[1] 正如“负责任电池联盟”[2]

主席亚当·穆勒维斯（Adam Muellerweiss）所指出的，“实施‘21 世纪特朗普—

门罗主义’的目的在于确保关键矿产不落入对手之手”。[3] 二是重构以美国为

“链长”的西半球区域价值链。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以“提

升产业链韧性”为由强推对华“脱钩断链”，拉美特别是墨西哥与中美洲地

区因其地理邻近、资源富集与产业基础良好，被视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

替代区。为此，美国相继推出“美洲增长”“重返美洲”“美洲经济繁荣伙

伴关系”等倡议，调动私营部门和美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引导拉美国家配

合承接从亚太特别是中国回流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并力图在西半

球创建“更具弹性、更安全、更可持续”的供应链。

在贸易制度安排层面，特朗普和拜登接续推动北美经贸体系向美倾斜。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方力推《北美自贸协定》（NAFTA）重谈，并以此为

基础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不断深化区域经贸一

[1] Joseph Gedeon,“Trump Refuses to Rule out Using Military to Take Panama Canal 

and Greenland,”The Guardian,  January 7,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

jan/07/trump-panama-canal-greenland.

[2]“负责任电池联盟”（Responsible Battery Coalition）系由福特汽车、本田北美公司、

联邦快递等多家汽车、电池和物流企业组成的行业机构。

[3] Adam Muellerweiss,“The Trump-Monroe Doctrine to Secure Our Minerals,”Real 

Clear Policy,  March 18, 2025, https://www.realclearpolicy.com/articles/2025/03/18/the_trump-

monroe_doctrine_to_secure_our_minerals_1098303.html.



-57-

“新门罗主义”的内涵、缘起和前景初探

体化。拜登政府则注重以 USMCA 调动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规则和标准上对齐

所谓“美式高标准”，尤其是严格执行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相关条款，多次

运用协定中的“劳工快速反应机制”调查墨西哥企业的所谓“违规行为”，

从而“驯服”墨企业和政府，塑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区域营商环境。特朗普

第二任期开启后，美又以加征关税、数字税与限制移民等手段，强压两国

再次重谈协定，胁迫其在劳工保护、争端解决、原产地认证及投资审查等

规则和机制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对美国让利。由此可见，“新门罗主义”

的经济逻辑十分清晰，即通过一系列缩链、移链、固链、补链措施，推动

生产要素向西半球特别是北美转移，并遵循“尖端产业回流本土、中高端

产业‘友岸外包’、中低端产业‘近岸外包’”的原则进行区域内再分工，

最终构建起一个以美国为高端掌控者、区域为配套支撑的产业链体系，推

动西半球贸易和产业体系迈向中心化、区域化、小型化的内循环。

（三）阻扰“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涉足拉美

“新门罗主义”主张美国在西半球拥有优先合作权，并试图限制地区

国家对外合作的自主空间，尤其是在绿色经济、数字基础设施、港口物流、

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被视为关乎美国国土安全与经济利益的

关键和敏感场域，极力排斥所谓“域外力量”（Foreign Power）特别是被其

定义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涉足拉美。[1]“新门罗主义”的借口是，

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和监管体系不够健全，与“不怀好意的外来者”打交

道不可避免会受到“恶意影响”，抑或被“占便宜”。美方据此自诩为西半

球的“保护者”与“规则监护人”，声称有权“指导”地区国家做出“符合

半球整体利益”的决策，以防止所谓“民主倒退、资源流失与安全风险”。

叙事上，采取泛安全化甚至妖魔化的话语体系。“新门罗主义”夸大“域

外力量”的“他者”属性，片面强调其与西半球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

治理、人权等方面的制度差异，歪曲中国发展与拉美关系抱持军事、安全

[1] 王飞、陈岚：《美国介入中国与拉美经济合作：动因、方式及影响》，载《国际

经济合作》2023 年第 4 期，第 78—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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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缘动机，制造“新帝国主义”“疫苗重商主义”“债务陷阱”“去工业化”“破

坏环境”等论调，企图将中国描绘成“不怀好意、施加恶意影响的外来者”。

“新门罗主义”的另一套叙事则突出左翼特别是极左翼国家的“异类”色彩，

将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左翼执政国家污名化为“威权轴心”，刻

意强化地区内的意识形态对立，加大左右翼国家间的信任赤字，从而为美

国介入地区事务营造舆论和道德基础。特别是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美国

借“扶右打左”搅动地区政治生态的一面更加突出。[1] 特朗普一方面竭力

强化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极限施压特别是军事威慑，试图以压促变，颠覆

对华友好的左翼政府，并公开介入巴西极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案件，

以加征高额关税胁迫巴西司法系统“放水”，矛头直指被视为拉美左翼旗

手的巴西总统卢拉 ；另一方面则对阿根廷右翼政权伸出经济援手，通过货

币互换和减债缓债等手段诱压阿疏离中国。在 2025 年 10 月底的阿根廷国

会中期选举前夕，特朗普政府以 4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和信贷援助承诺提

振阿右翼选情，通过影响选民预期助力米莱阵营逆势胜选，同时诱拉阿政

府收紧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政策上，综合实施遏制、竞争、联盟的排华策略。一是插手中国与拉

美国家的务实合作，从标准规则层面压缩中拉合作的空间，给中企参与拉

美新兴领域、关键设施、重大项目设置各种门槛和限制，特别是胁迫以墨

西哥为代表的产业大国加快与中国“脱钩断链”、全面融入北美经贸“小圈

子”。在美国胁迫下，墨西哥已于 2025 年 9 月宣布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

自贸伙伴提高进口关税至最高 50%，覆盖汽车、钢铁、纺织品、塑料制品

等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多品类商品。[2] 二是投入政策资源，抛出“美洲增

长”“近岸外包”“全球门户”“源头治理”等各色经贸、投资、技术援助的

[1] 王友明：《特朗普“后院”政策呈现新特征》，中美聚焦网，2025 年 8 月 13 日，

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50813/43925.html。

[2] Jassiel Valdelamar,“México Aplica la de Trump: Cobrará Aranceles a Países sin 

Tratado Comercial,”El Financiero, 9 de septiembre de 2025, https://www.elfinanciero.com.mx/

economia/2025/09/09/mexico-aplica-la-de-trump-cobrara-aranceles-a-paises-sin-tratado-

co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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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和计划，在新基建、能源转型、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竞争，

给拉美国家提供所谓“替代中国的美国方案”。[1] 三是摒弃传统上以意识形

态划界的联盟构建方式，转而依据拉美国家在 5G 标准、能矿政策、气候治

理及乌克兰危机等具体议题上的立场，动态组建以议程为导向的“议题联

盟”。美方借此最大限度提升与地区国家的“共同话语”，伺机施加影响力。

例如，拜登政府时期就通过拉拢拉美国家加入“清洁网络计划”“矿产安全

伙伴关系”等小多边议题联盟，在技术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议题上植入泛

安全化叙事，实质服务于对华竞争的整体布局。[2] 特朗普第二任期则重点围

绕管控非法移民、打击毒品贩运、遏制跨境有组织犯罪等议程组建小多边

治理机制，在施压地区相关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和义务的同时，极力炒作相

关议程中的所谓“中国因素”，千方百计对华推诿塞责、转嫁矛盾，企图将

有关“议题联盟”引向“反华联盟”的发展轨道。

二、“新门罗主义”的缘起

“新门罗主义”并非门罗主义的短暂复辟，而是美国“半球思维”的惯性、

地缘安全环境变动以及对华战略竞争深入等多重常量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门罗主义牵动下的“半球思维”惯性

门罗主义是美国立国以来奉行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信条之

一。“门罗宣言”出笼以来，门罗主义被后来执政者不断加以引申推导，其

内涵也随之演进，形成了以门罗主义及其推论为主体的思想谱系。这一思

想谱系背后所蕴含的孤立主义、扩张主义、干涉主义与西半球体系等诸多

外交原则、理念和概念长期根植于美国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的深层认知中，

[1] 参见刘洪钟：《“华盛顿共识”转向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29—55 页。

[2] 严谨、邵静怡、凌霄：《拉美国家关键矿产战略治理探究》，载《国家安全研究》

2024 年第 6 期，第 113—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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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外交实践中拥有近乎“准宪法”的指导地位。[1] 尽

管门罗主义因其鲜明的霸权色彩而长期受到拉美国家诟病，但特朗普及其

所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却将其奉为圭臬，倍加推崇。2018 年，特朗普

在联合国演讲时公开宣称门罗主义仍是美国的“正式国策”[2]，时任国务卿

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访问拉美期间评价“门罗主义取得成功”。[3] 2023

年门罗主义出台 200 周年之际，包括后来分别出任副总统和国务卿的万斯

（J.D.Vance）与鲁比奥在内的 11 名共和党参议员联署决议，呼吁确立门罗

主义为指引美国外交的永久原则。[4] 

“新门罗主义”的产生与贯穿美国外交思想百余年的传统“半球观念”

密不可分。从思想史脉络看，门罗主义的意义不止于为 19 世纪的美洲提供

了免于被欧洲列强殖民的“保护伞”，更在于将“西半球”这一地缘政治概

念深刻嵌入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区域认同之中，进而持续塑造其外交理念与

实践。在“门罗宣言”发表后的两百年间，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泛美主义、

大棒政策、“睦邻”政策，无一不映射出“我们半球”的思维定式。[5] 脱胎

[1] Sean A. Mirski,“Ron DeSantis Is Right, It’s Time for a New Monroe Doctrin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made-by-
history/2023/07/21/monroe-doctrine-desantis/.

[2]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25,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

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

assembly-new-york-ny/.

[3] Robbie Gramer and Keith Johnson,“Tillerson Praises Monroe Doctrine, Warns 

Latin America of‘Imperial’Chinese Ambitions,”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 2018,https://

foreignpolicy.com/2018/02/02/tillerson-praises-monroe-doctrine-warns-latin-america-

off-imperial-chinese-ambitions-mexico-south-america-nafta-diplomacy-trump-trade-

venezuela-maduro/.

[4]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Risch, Ricketts Lead Colleagues 

in Introducing Resolution Reaffirming Monroe Doctrine Ahead of Its 200th Anniversary,” 

November 28, 2023,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10-26-23_monroe_

doctrine_res.pdf.

[5] 章永乐：《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北京：三联书店 2021 年版，

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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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门罗主义的“新门罗主义”同样折射出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西半球所抱

持的多重执念 ：一是“西半球孤立论”，即认为美洲国家在文明渊源、民主

制度与语言文化上同根同源，构成一个天然区别于外部世界的独立地缘板

块 ；任何域外势力的介入皆属“不怀好意”，旨在攫取本地区的资源，因此

西半球国家应集体超然于外部纷争，自觉抵制外来干预。二是“文明等级

论”，即美国自居西半球乃至全球文明秩序的领导者地位，认为其他美洲国

家因“文明程度不足”，难以实现良好的自治与明智的外交，从而易受外部

势力操控，抑或利益受损。三是“美国领袖论”，即在“文明等级论”基础上，

美国自视为西半球当仁不让的领袖，对地区事务拥有天然的管理权和发言

权，既是地区秩序的“监管者”，也是同外部世界接触的“代言人”，在必

要时有“权”干预地区国家事务。总之，美国的领土疆域虽限于北美，但

其设定的安全边界、经济利益范围与制度影响力却涵盖整个美洲，“无论其

他国家持何种意识形态或动机，皆不得在西半球扩张领土或施加影响”。[1]

（二）对西半球地缘安全环境的重新审视

西半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所在。美国对西半球的重视始于 19 世纪，

随着美苏全球争霸而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后开始下降，到“9·11”事件后

则近乎处于战略忽视的状态。直至 2017 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前后，美国政

界才重新系统评估周边安全态势，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上升，域外

竞争对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在西半球的传统主导地位已非固若金汤，

西半球原有的霸权体系和治理机制出现明显松动。总体来看，当前美国所

感知的所谓“西半球地缘安全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倒灌”冲击美国国内治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认为，民主党治下的南部和西南部边境管控长期松弛，致使非法移民大量

涌入，不仅挤占本属于美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亦诱发治安恶化、族群

冲突、阶层分化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进而“侵蚀盎撒人种为主体民族的北

美文明体系”；与此同时，盘踞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有组织犯

[1] 杜娟：《美国区域认同的历史演变》，载《东亚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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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团伙和恐怖组织利用边境管理漏洞，长期向美国大规模贩运芬太尼、海

洛因、冰毒等毒品，“荼毒美国年轻一代”。在此背景下，特别是随着非法

移民和跨境犯罪波及整个北美，边境失控问题已不再被看作局部或阶段性

的社会治理问题，而是被广泛视为牵动美国国土安全的“系统性挑战”。因此，

加强边境管控、打击跨境犯罪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二是竞争对手在西半球影响力的提升引发美国对国土安全和经济优势的

担忧。近年来，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持续炒作俄罗斯、中国、伊朗对西半球施

加所谓“恶意影响”，并以此为借口鼓噪炮制“现代门罗主义”“21 世纪门罗

主义”“门罗主义 2.0”等予以应对。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等提出“西半球已回归地缘竞争时代”，声称“域外力量”正通过投

射军事影响力、诱导地区国家制度改造、强化债务依赖、布建军民两用关键

基础设施、勾连有威胁的非国家行为体等方式，加速在该地区建立存在并施

加影响。[1] 一些共和党极端保守派议员更是公然将中国比作 19 世纪的欧洲列

强和冷战时期的苏联，炒作“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家门口”的论调。[2] 在美国

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氛围下，西半球地缘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精

英阶层对中拉关系的负面认知与集体焦虑。[3] 诸如“中国军队控制巴拿马运

河”“中国在古巴设立间谍基地”等不实之词大行其道，其核心指向均在于

将中国塑造为应被排除出西半球的“战略对手”。自 2019 年起，美国南方

司令部每年向国会提交的《战略态势报告》已将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所谓“外

部国家行为体”列为美国在西半球面临的主要威胁，其排序优先于跨国犯

[1] Ryan C. Berg and Hal Brands,“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CSIS, June 17, 2021, https://www.csis.org/

analysis/return-geopolitics-latin-america-and-caribbean-era-strategic-competition.

[2] 相关言论出自 2023 年 9 月 28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的

专题听证会，参见 The U.S. House Subcommittee on Western Hemisphere,“Communism on 

Our Doorstep: The Threat of China’s Malign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congress.gov/118/chrg/CHRG-118hhrg54780/CHRG-118hhrg54780.pdf。

[3] 参见严谨、邵静怡：《美国精英对中拉关系的认知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

2025 年第 4 期，第 87—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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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组织。[1] 至 2022 年，报告沿用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涉华叙事的陈词滥调，

将中国视作“头号步步紧逼的威胁”（Number One Pacing Threat）。[2]

三是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态、发展模式及外交取向偏离美国划设的

轨道和方向。2018 年以来，受内外不利因素交织影响，拉美多国经济社会

发展滞缓，普遍面临低增长、高赤字、高通胀、高债务的发展困境。[3] 新

冠疫情的冲击则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与贫困问题，推动社会情绪向左回转，

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左翼力量相继执政，被外界视为继本

世纪初第一波“粉红浪潮”后的新一轮政治周期。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大多

主张强化政府主导地位，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不同程度上抛弃了长期以

来被奉为圭臬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开启转

型发展的改革新政，通过强化对关键矿产、重要资源的政府管控做大“蛋

糕”，依托经济数字化、正规化、绿色转型提高产业链质量和效率，同时注

重利用司法、税收、养老金等政策工具“分蛋糕”，还积极与中国、俄罗斯

等国发展战略对接、产业链条互联，取得积极成效。[4] 尽管“新左翼”在对

外政策上并未完全复刻古巴、委内瑞拉等传统激进左翼的反美立场，但美

国右翼民粹势力仍对其发展模式与外交取向保持警惕，将拉美政治生态的

变动视作“美式民主的衰退和失败”，担心所谓“威权倾向和民粹立场”抬头，

并对部分国家强化政府干预、推进对华合作等政策动向表示担忧。

[1]“Posture Statement of Admiral Craig S. Faller Before the 116th Congress,”May 1, 2019, 

https://www.southcom.mil/Portals/7/Documents/Posture%20Statements/SOUTHCOM_2019_

Posture_Statement_HASC_Final.pdf?ver=2019-05-01-095639-453.

[2] The U.S. Southern Command,“Posture Statement of General Laura J. Richardson 

before the 117th Congress,”March 8, 2022, https://www.southcom.mil/Portals/7/Documents/

Posture%20Statements/SOUTHCOM%20Posture%20Final%202022.pdf?ver=tkjkieaC2RQMhk5

L9cM_3Q%3D%3D.

[3] 参见 ECLAC, Development Trap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Vital Transformations 

and How to Manage Them, October 4, 2024。

[4] 参见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Final Five Years of the 2030 Agenda: 

Steering Transformations to Accelerate Progress,  April 2, 2025; 王飞、吕洋：《拉美新一轮经济改

革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10 期，第 7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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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眼对华长期和全面战略遏制的现实需要

策应对华战略竞争是“新门罗主义”产生的重要现实动因。在美国

右翼民粹势力特别是特朗普看来，美国不仅要在西半球这一“后院”与

中国展开直接竞争和博弈，削弱中方存在的影响力，降低其对美国主导

地位、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更应从长远布局出发，将西半球整体

嵌入美国的全球布局和战略框架之中，迫使拉美国家再度扮演类似二战

时期的“战略后方”“战争伙伴”角色，为美国开展大国竞争提供稳固的

地缘支点、资源保障与体系支持。

首先，西半球的天然区位优势赋予美国“绝对安全感”。西半球南北

纵深大，北接人烟稀少的格陵兰，东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而美国居于

其中心地带，南面的加勒比海更成为护卫本土安全的“天然屏障”。经过长

期深耕厚植，美国已在此搭建起以串联东西的巴拿马运河和连接南北的泛

美公路为主干、覆盖整个美洲的海陆空立体物流和交通体系，再加上美国

在拉美布设的大量军事基地、港口码头、信息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基本

实现了对西半球战略枢纽、关键通道与重要节点的有效掌控。有学者指出，

特朗普对安全的理解带有某种孤立主义色彩，其理念与 20 世纪初的美国政

治人物相似——即视两洋为屏障，以美洲腹地为依托，追求一种对外相对

隔绝、对内高度自主的安全治理模式。[1]

其次，西半球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对外局部脱钩的经济基础。西半球粮

食、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其资源储备与经济规模在全球主要地区间

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提出的“国际政治净资源”（Net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概念，用名义 GDP 乘以人均 GDP 来衡量国家 / 地区的综合国力。[2] 根据国际

[1] Matt Johnson,“The Deep and Dangerous Roots of Trump’s Foreign Policy,”January 
28, 2025,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deep-and-dangerous-roots-of-trumps.

[2] 贝克利认为，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军费
开支等指标没有扣除各国的国内治理开支和安全成本，难以全面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特
别是海外力量投射能力。他提出“净资源”的概念，并选取 1861—1991 年间的 14 次大
国竞争进行案例研究，论证综合国力是“净资源”的函数，将 GDP 乘以人均 GDP 得出
的指标——“国际政治净资源”能够更全面衡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资源潜力。参
见 Michael Beckley,“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2, 2018, pp.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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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3 年西半球的名义 GDP 超过 36 万亿美元、加权

人均 GDP 超 7 万美元。[1]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IIA，又称 Chatham 

House）研究员大卫·鲁宾（David Lubin）据此测算出西半球的“国际政治

净资源”指标超出东亚地区 3.5 倍。[2] 这意味着在美西方眼里，西半球具备

“竞赢”东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潜力。

第三，西半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形成区域内部经济循环的条件。根据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2024 年拉美区域内贸易占

其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 14%，这一比例远低于东亚（约 50%）和欧盟（约

65%）的水平，表明其内部经济凝聚力有限。[3] 相比之下，北美洲的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通过区域性贸易协定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内部循环，域

内贸易占据主导，对外依赖度相对较低，展现出较强的区域自足韧性。尽

管南美洲国家在大宗商品出口方面与中国联系密切，但在产业链与供应链

层面仍更多依赖北美市场。[4] 因此，西半球整体具备推进区域经济整合、与

美国深度挂钩的结构性基础，其未来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拉美国家

是否进一步“向北看”。2025 年 9 月，墨西哥在美国胁迫下宣布对华大规模

提升关税，若更多拉美国家被迫更深度嵌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性产业圈

层和供应链条，则有可能形成更完整、稳定的西半球经济内循环体系。

三、“新门罗主义”的未来发展轨迹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新门罗主义”的未来走向仍待观察 ：是随本届

政府结束而告终，抑或如历史上的门罗主义一般持续演化，逐步发展为跨党派、

[1] 数据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参见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

profile/WHQ。

[2] David Lubin,“The Economics of the New Monroe Doctrine,”Chatham House,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2/economics-new-monroe-doctrine.

[3] 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参见 https://comtrade.un.org/db/default.

aspx。

[4] 这里特指贸易复杂度，即这些国家除大宗商品外，出口到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的商

品复杂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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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的外交指导原则，从而持续塑造美国对西半球的中长期战略，将取决于

多重因素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其演进路径与长远影响尤为值得关注。

（一）“新门罗主义”面临多重制约因素

“新门罗主义”是大变局下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门罗主义传统原则的彻

底理论改造，是对美国所处西半球地缘环境的主动塑造。因此，所受限制

既源自美国自身，也源自地区层面。

一是门罗主义固有的正义性缺陷决定了“新门罗主义”在推进过程中

将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学界对于门罗主义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有一个

高度共识，即早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独立的美洲民族国家免受欧洲列

强的殖民与干涉，但在其后百余年的演进中逐渐异化为美式霸权主义的“绣

手巾”，因而在西半球特别是拉美国家“人人喊打”。[1] 正因如此，冷战结

束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几届美国政府都极力在叙事上与门罗主义划清界限，

避免其拉美政策被贴上相关标签，奥巴马政府更是直接喊出“门罗主义终

结”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新门罗主义”自提出之初即承载着沉重的历史

包袱，难以摆脱西半球国家的普遍质疑。而“新门罗主义”在实践层面所

展现的扩张倾向、利己导向及排他性安全逻辑，不仅进一步凸显其正当性

不足，长期来看也可能引发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争议。巴西、墨西哥、古巴、

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已对特朗普的西半球政策表现出明显警惕，这表明除

非美国能够真正反思门罗主义历史上的干预与扩张逻辑，并以实际行动重

构与拉美国家的互信，否则“新门罗主义”就难以摆脱其前身的霸权底色，

更无法获得拉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二是美国国内党争将直接影响“新门罗主义”的政治寿命。美国密苏

里大学历史学教授杰伊·塞克斯顿（Jay Sexton）认为，门罗主义不仅是一

项外交政策，更是一个在国内政治中不断被塑造和运用的争议性符号，其

[1] 参见章永乐：《门罗主义是霸权主义的“绣手巾”》，载《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

第 52—56 页；Leandro Morgenfeld, Nuestra América Frente a la Doctrina Monroe: 200 Años de 
Disputa, Buenos Aires: CLACSO, agosto d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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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功能甚至超过对外政策意义。[1] 同样，脱胎于门罗主义的“新门罗

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被用于两党政治斗争 ：共和党保守派频繁宣称“新门

罗主义”帮助美国“在打击非法移民、遏制芬太尼贩运及排斥中国影响力

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并抨击民主党政府治理不力与应对迟缓 ；民主党则

声讨“新门罗主义”背离美国对拉美外交传统，撕裂美拉盟伴关系，进一

步加剧信任赤字，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领导力和公信力。这意味着，特朗

普推行的“新门罗主义”很可能随政党轮替而被弃置，民主党政府即便延

续部分策略，也很难全盘接纳其理念框架。事实上，即便是共和党内部，“新

门罗主义”也未形成共识。在鲁比奥提出“美洲优先”后，曾在特朗普第

一任期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彼得·伯科维茨（Peter Berkowitz）

就撰文强调美国外交应立足于捍卫自由与宪政价值，批评鲁比奥以地理邻

近性作为外交优先依据的做法有失偏颇。[2]

三是利益分野将驱使地区国家对“新门罗主义”采取有限度、有选

择的配合策略。面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胁迫外交，长期处于“被忽

视”状态的拉美国家虽普遍不适应，但大多囿于反制能力有限而被迫保持

战略克制。其中，墨西哥、巴拿马等地处美国近周边的中北美洲国家在明

确拒绝特朗普领土诉求的同时，有选择性地配合其在打击非法移民、芬太

尼贩运及产业链重构等方面的部分议程，以换取一定的政策回旋空间 ；巴

西、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则态度更为强硬，配合意愿较低。长期来看，地

区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谋发展”与美国“求安全”的诉求存在明显错位，

双方的利益边界并不完全重合，在一些领域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拉美国家并不愿将本国的重要资源、战略通道与关键设施完全置于“美国

优先”框架之下，更不可能将自身主权与发展利益“托管”给美国。有舆

[1] Jay Sexton,“The Many Faces of the Monroe Doctrine,”War On The Rocks, 
December 4, 2023,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3/12/the-many-faces-of-the-monroe-
doctrine/.

[2] Peter Berkowitz,“Advice for an‘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dvice-for-an-americas-first-foreign-policy-
rubio-secretary-china-abde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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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出，“新门罗主义”一味要求拉美疏远中国，但未提供相应回报，只会

放大拉美国家长期积聚的抵触情绪。[1]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将遏制中国的场

域延伸至西半球，地区国家对“新门罗主义”的抵触和排斥将进一步增强，

美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结构性矛盾也将随之激化。

（二）“新门罗主义”或短期趋强、长期“变形”

短期看，特朗普 2.0 时代或将以更强势的姿态推进“新门罗主义”，特别

是在对华遏制打压方面加大政策投入与工具运用力度。美国国内对“新门罗

主义”兴起动因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霸权转移”，认为“美国优先”本质上

是战略收缩期的产物，意味着美国正从全球主义回撤至大陆主义，战略重心

由欧亚大陆转向西半球，实现在霸权衰退过程中的有序退守。[2] 在此过程中，

确保西半球的“绝对安全”成为美国战略收缩的底线目标，安全议题被赋予

超越其他议程的优先性。据美媒报道，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即将出炉的《国防

战略报告》 或明确将保卫国土和西半球安全列为美军的优先任务。[3] 在美国

“全球收缩、局部扩张”的背景下，特朗普 2.0 时代可能将调配更多资源和

手段“回防”西半球，持续推进西半球对华“脱钩”与对美“挂钩”的战

略设计。2025 年 2 月，巴拿马在美国的胁迫下决定不再续签共建“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并于 6 月接受美方资助，替换国内多个信息通讯设施中的华

为设备，可被视作“新门罗主义”排华议程加速推进的体现。

从更长周期看，“新门罗主义”可能以其他形态持续投射在美国对西半

球战略上。营造绝对安全的周边地缘环境、加强边境与非法移民管控、限

制中国影响力、打压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及通讯、航运、资源务实合作

等“新门罗主义”的几大核心主张已上升为美国的跨党派共识。2024 年美

[1]“Making the Americas Grate Again,”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1, 2025, https://

www.economist.com/the-americas/2025/09/11/making-the-americas-grate-again.

[2] Hal Brands,“An America First World,”Foreign Affairs,  May 27, 2024, 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first-world-trump.

[3] Paul Mcleary and Daniel Lippman,“Pentagon Plan Prioritizes Homeland Over China 

Threat,”Politico,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9/05/pentagon-

national-defense-strategy-china-homeland-western-hemisphere-0054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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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选期间，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印度裔企业家拉

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多名共和党热门参选人都提出了各自版本

的门罗主义，它们之间的分歧多集中于策略与手段，而非根本目标。有美

国学者形象地指出，“美国可以直接制定政策，没必要拍着桌子大喊‘门罗

主义 2.0’来了”。[1] 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试水“新门罗主义”

反而助推拉美国家向中国靠拢，因此有必要尝试其他政策选项。[2] 总体来看，

美国政策界普遍意识到，劣迹斑斑、原教旨的门罗主义在当代已难以直接

沿用，亟需构建一个服务美国战略转向、策应长期对华遏制战略需要的西

半球政策框架。在此背景下，“新门罗主义”作为政治符号或随政府更迭而

淡化，但其核心主张仍将在两党共识基础上以不同形式延续。

结  语

事实上，从 19 世纪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到冷战时期的苏联，再到

今天的中国，西半球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当出现威胁时，美国才对西

半球感兴趣”。“新门罗主义”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美国对周边地缘态势尤其

是所谓“威胁”的感知变化，实质是一种霸权焦虑。中国作为美国标定的

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无疑将会被“新门罗主义”视作挑战美国地区霸权

的“最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中拉关系可能长期承压，双方务实合作可能

面临来自特朗普政府不断升级的干扰、打压和破坏。

对于中国而言，要高度重视美国因素对中拉关系的长周期、全领域、

多维度影响，深入探究“新门罗主义”的深层逻辑、政策内涵和演进趋势，

做好全方面风险评估和政策储备，有针对性地提升中拉关系的韧性和黏性，

[1] Joshua Keating,“Wh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Fixated on Latin America,”Vox, 

February 10, 2025, https://www.vox.com/politics/398910/why-trump-is-obsessed-with-latin-

america-a-monroe-2-0-foreign-policy-could-back-fire-for-america.

[2] Will Freeman,“The GOP’s Posturing Will Push Latin America Into China’s 

Arms,”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6, 2023, https://www.cfr.org/blog/

gops-posturing-will-push-latin-america-chinas-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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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是把握战略主动，遵循中拉关系发展的经验

和规律，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

中所宣布的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 [1]，坚定拉美发展对

华关系、开展务实合作的信心和动力，着力推动中拉产业深度挂钩、利益

广泛交融。二是做大中拉共同发展的“蛋糕”，以实实在在的双赢合作成果

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胁迫主义、强制主义外交，有效拆解“新门罗主义”

的“泛安全化”叙事，瓦解舆论攻势和干扰破坏。三是着眼“新门罗主义”

长期化趋势，做好战略评估和政策应对，管控其对中拉关系的破坏性和外

溢风险，稳住中拉关系稳步向前、长期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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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全文）》，新华网，

2025 年 5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50513/532555bbf1aa4e5090a120c93c770c

fa/c.html。




